
《殷周金文集成》録安徽
金文“銘文説明”校訂

孫合肥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纂的《殷周金文集成》（以下簡稱“《集成》”）是殷周

時代有銘銅器資料的集成性彙編，内容包括銘文、釋文、索引及相關附録。 《集成》收

録的金文資料，包括殷商、西周、春秋和戰國時期的各類器物，年代下限斷至秦統一以

前，共收録各地出土青銅器銘文器物１２１１３件，其中安徽出土１７５件。 《集成》１９８４至

１９９４年陸續出版，２００７年進行修訂，出版了《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以下簡稱

《增補本》）。 〔１〕本文就《增補本》所録安徽金文“銘文説明”相關方面進行校訂，以期

爲學界提供一些方便。 以下按《增補本》器物編號逐條校訂。

一、００２２１蔡侯鎛

此器００２２１．２拓片頁首多出器名“蔡侯鎛”，當删去。

二、００２２３蔡侯甬鐘

器物拓片與摹本不對應。 其中部分拓片和摹本的實際對應關係應當是：

００２２３．１Ａ（左）＝００２２３．２Ｂ（左）、００２２３．２Ａ（左）＝００２２３．１Ｂ（左）。 〔２〕

三、００４２３#君鉦鋮

銘文説明與拓片器名不一致。 拓片器名“�君鉦鋮”，銘文説明器名“�君鉦鋮

（無者俞鉦鋮）”，兩處應當統一。

四、００９１４鑄$客甗

器名第二字銘文説明中用“ ”，拓片中用“�”，一爲摹寫，一爲造字，兩者應當

統一。 而此字諸家已釋爲“器”字，在釋文中《增補本》也已釋爲“器”。 此器在銘文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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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 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青年項目“安徽出土金文集釋”（批准號： 犃犎犛犓犙２０１４犇１２７）。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 《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修訂增補説明，中華書局２００７年。

劉傳賓： 《〈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存在的幾個問題》，《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７９頁。



明中無“出土”項，而在附録“器物地名索引中”將此器歸入“安徽省壽縣朱家集（楚王

墓）”下。 此器確爲安徽省壽縣朱家集楚王墓出土，因此當在銘文説明中補入 “出

土”項。

五、００９７６%盤野匕

此器銘文説明字數爲七字，並在備注中説“另有‘�史秦’三字似誤刻而刮磨掉，

今未計入字數内”。 按，如按備注中的説明，此器總字數當爲十字。 而此器正文中銘

文拓片釋文則爲 “冶盤埜、秦忑爲之，史秦”九字，與銘文説明中備注不一致，漏一

字“�”。

六、００９７７%紹&匕

著録項：“善齋　一二·三”。 此條著録誤，當爲《善齋吉金圖録》度量衡２。 依書

中體例應是“善齋　度量衡二”。 （此器著録另見《壽縣所出青銅器考略》６圖１２，《小

校經閣金文拓本》９．９９．２，《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１６．２．１，《三代吉金文存》１８．２８．３，

《頌齋吉金續録》９８，《雙劍誃古器物圖録》上３９，《殷周青銅器通論》７１．３、圖２８１，《金文

總集》６６６０，《商周青銅器銘文選》６６９，《安徽出土金文訂補》２７．１、圖版１０．１，《商周青銅

器銘文暨圖像集成》０６３１６。）

七、０２２９６鑄客鼎

著録項：“安徽金石　一·一〇·二”。 此條著録誤。 此器在《安徽通志金石古物

考稿》中著録爲第１卷第１０頁第３器。 當爲“安徽金石　一·一〇·三”。 〔１〕

八、０２７９４楚王酓'鼎

現藏項：“天津市歷史博物館”。 此條現藏地誤。 傳世楚王酓�鼎有兩件。 １９５３

年，二鼎（筆者按，指分藏安徽博物館與天津市歷史博物館的楚王酓�鼎）分别由安徽

博物館籌備處和天津歷史博物館從不同地點先後運京，藏於北京歷史博物館（現稱中

國國家博物館）。 〔２〕因而此件鼎的現藏地應爲“中國國家博物館”，而非“天津市歷史

博物館”。

九、０４６８０鑄客豆

此器在附録器物出土地名索引中先歸入“安徽省壽縣”，復歸入“安徽省壽縣朱家

集（楚王墓）”，重複著録。 應將“壽縣”下内容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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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慶柱、段志洪、馮時主編： 《金文文獻集成（第二十三册）》第５１３頁，香港明石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年。

殷滌非： 《關於壽縣楚器》，《考古通訊》１９５５年第２期，第２２頁。



一〇、０４４９０、０４４９１蔡侯簠

此二器銘文説明中謂現藏“中國歷史博物館”，誤。 當爲“安徽博物院”。 １９５５年

安徽省壽縣西門蔡侯墓出土“蔡侯簠”見諸著録的共４件，《增補本》編號爲０４４９０、

０４４９１、０４４９２、０４４９３。 其中０４４９０、０４４９１現藏安徽博物院，０４４９２、０４４９３現藏中國國

家博物館。 《增補本》將０４４９０、０４４９１現藏誤爲中國歷史博物館 （現中國國家博物

館），０４４９２、０４４９３現藏誤爲安徽省博物館（現安徽博物院）。 〔００４９０著録另見《壽縣

蔡侯墓出土遺物》圖版５．４、３２．２～３，《考古學報》１９５６年第２期第９５頁，《五省出土重

要文物展覽圖録》圖版４４（蓋），《金文總集》２８６７，《殷周金文集録》８５５，《殷周青銅器綜

覽》簠２１，《安徽省博物館藏青銅器》７１，《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青銅卷）》６７３，《安徽出

土金文訂補》５９、圖版１８．２，《楚文物圖典》第３７頁。 ００４９１著録另見《考古學報》１９５６
年第１期圖版５．２。 ００４９３著録另見《文物參考資料》１９５５年第８期第２９頁插圖１
（器），《考古學報》１９５６年第１期圖版５．３（器）。〕

一一、０４８９２(且戊卣

附録 “器物出土地索引”中“安徽省鳳陽”下０４８９２，此器銘文説明中爲“鳳陽柳西

園舊藏”，具體出土地不明，不應當歸入出土地鳳陽下。 應當如其他省下一樣歸入“市

縣不明”類。 嚴格説不能歸入安徽省出土。

一二、０４９６１)父己卣

著録項：“考古圖　四·二四”。 此條著録有誤，當爲“考古圖，四·三三”。 〔１〕

一三、０５７３７*馬父丁尊

著録項：“考古　一九八四年一二期一三二頁圖一·四”。 此條著録有誤，當爲

“考古　一九八四年一二期一一三二頁圖一·四”。 〔２〕

一四、０８８９１亞弜父丁角

此器銘文説明中的器名爲“亞弜父丁角”，銘文拓片中的器名爲“亞弜父丁爵”。

前後不一致。

一五、０９７１０曾姬無+壺

著録項：“通考　七七四”。 當爲“通考　七四四”。 〔３〕

一六、０９９９２蔡侯,缶

著録項：“蔡侯墓　圖版三四·六～三五·一”。 當爲“蔡侯墓　圖版三四·六、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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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慶柱、段志洪、馮時主編： 《金文文獻集成（第二十三册）》第７８頁，香港明石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年。

潁上縣文化局文物工作組： 《安徽潁上縣出土一批商周青銅器》，《考古》１９８４年第１２期，第１１３２頁。

莞城圖書館編： 《容庚學術著作全集（第八卷）》第３９４頁，中華書局２０１１年。



三五·一”。 〔１〕另此器與０９９９３、０９９９４器同名，它們器名的第三字在拓片器名和釋

文中用“�”，在銘文説明中則用“ ”，前後不統一。

一七、１０２９０蔡侯,鑒

器名第三字在拓片器名和釋文中用“�”，在銘文説明中則用“ ”，前後不統一。 另此器

在附録器物出土地名索引中的“安徽省壽縣蔡侯墓”下收録兩次，重複收録，當删去其一。

一八、１０５７７鑄客器

著録項：“小校　九·一〇九·七”。 此器著録另見《三代吉金文存》１８．２５．３，《安

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１６．１．３，《金文總集》７９４７，《安徽出土金文訂補》４４，《楚文物圖

典》第１９９頁，《國史金石志稿》第４０２３頁。 其中《金文總集》、《安徽出土金文訂補》著

録此器爲《小校經閣金文拓本》９．１０９．６。

一九、１１１４４蔡侯産戈

著録項：“考古圖　六·一二”。 此條著録有誤，當爲“考古圖　六·一六”。 〔２〕

二〇、１１１４７蔡公子果戈

此器銘文拓片下標器物編號１１１４７Ａ，但却無對應的拓片摹本１１１４７Ｂ。 或是漏收

拓片摹本，或是器物編號當爲１１１４７，而不應爲１１１４７Ａ。

二一、１１３８１楚王酓璋戈

此器拓片器名作“楚五酓璋戈”。 其中“王”誤作“五”。

二二、１１３９１二十九年相邦趙戈

此器銘文第一字 “廿”在釋文中被釋爲“卄”，當爲“廿”誤。 關於“廿”字，書中的釋

讀頗不統一。 在器名中或用“二十”、或用“廿”、或用“卄”。 如１１３５９二十年相邦冉戈

（銘文説明與拓片中器名爲“二十”，釋文爲“卄”）、１１３６８二十六年蜀守武戈（銘文説明

與拓片中器名爲“二十”，釋文爲“卄”）、１１５４８廿年寺工矛（銘文説明中爲“廿”，拓片中

器名和釋文爲“卄”）、１１５６５廿三年司寇矛（銘文説明中爲“廿”，拓片中器名和釋文爲

“卄”）。 １１６５２、１１６５３銘文説明中器名爲“廿九年高都令劍”，而銘文拓片中器名爲“卄

九年高都令劍”，釋文中“廿”釋爲“卄”。

二三、１１５１１越王者旨于賜矛

著録項中“燕京學報　一七期鳥書考補正”與“補圖一〇”分列兩列。 實爲一個著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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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安徽省博物館： 《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第９頁，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６年。

劉慶柱、段志洪、馮時主編： 《金文文獻集成（第二十三册）》第１２２頁，香港明石文化國際出版有限公司

２００４年。



録項，誤爲二。 此著録項是“《燕京學報》第１７期《鳥書考補正》補圖１０”。 〔１〕此兩列

當連續，而不應在“正”字後斷爲兩列。

此器著録於《周漢遺寶》一書中，著録項中有此項，不誤。 但在“附録”的“器物著

録書刊索引”中却漏收此器。 在書刊索引中《周漢遺寶》下只有４器，編號爲：０９９３７、

１０４４０、１１２１６、１１４０６。 〔２〕另《周漢遺寶》一書在“銘文説明”的“著録”項中使用簡稱

“周漢”，而在 “器物著録書刊索引目録中”却查檢不到 “周漢”，用的是全稱 “周漢

遺寶”。 〔３〕

此器在目録和拓片頁的器名是“戉王者旨于賜矛”，而在“銘文説明”中的器名是

“越王者旨于賜矛”。 前後不一致，應當統一。

二四、１１５９４越王句戔之子劍

此器在目録和拓片頁的器名是“戉王句戔之子劍”，而在“銘文説明”中的器名是

“越王句戔之子劍”。 前後不一致，應當統一。 而實際上此劍當名“戉（越）王之子句

戔劍”。 〔４〕

二五、１１５９８越王者旨于賜劍

著録：“燕京學報　二三期鳥書三考　圖四”；“越王劍一乙”。 此器拓片著録於

《燕京學報》第２３期《鳥書三考》圖４， 〔５〕其中“圖４越王劍一甲”爲器物拓片、“圖４越

王劍一乙”爲劍銘文拓片。 此處將一處著録誤爲兩處。 當爲“燕京學報　二三期　鳥

書三考　圖四越王劍一乙”。

此器在目録和拓片頁的器名是“戉王者旨于賜劍”，而在“銘文説明”中的器名是

“越王者旨于賜劍”。 前後不一致，應當統一。

二六、１１５９９越王者旨于賜劍

著録項：“銘文選　二·五五五”。 按，當爲“銘文選，五五五”。 〔６〕

著録項：“上海（二〇〇四）　五八六”。 《夏商周青銅器研究》五八六號器收録的爲

１９３３年自香港徵集的 “菱形紋矛”（陳佩芬 《夏商周青銅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第３５４頁）。 此器當爲“上海（二〇〇四）　五八七·一”。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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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獻（第十輯）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容庚： 《鳥書考補正》，《燕京學報》１９３５年總第１７期，第７８頁。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 《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１３７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７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 《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１００頁，中華書局２００７年。

孫合肥： 《越王句戔之子劍銘補釋》，《中國文字研究》第十九輯，第５０—５３頁，上海書店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容庚： 《鳥書三考》，《燕京學報》１９３８年總第２３期，第２８７頁。

馬承源： 《商周青銅器銘文選》第３４７頁，文物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陳佩芬： 《夏商周青銅器研究》第３５６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著録項：“鳥篆　八三（一五七）”。 按，當爲“鳥篆　八三”。 〔１〕 《東周鳥篆文字

編》１５７號所録器爲《增補本》１１５９７號所録， 〔２〕《增補本》誤録在此處，而在１１５９７號

却漏收了此著録項。

此器在目録和拓片頁的器名是“戉王者旨于賜劍”，而在“銘文説明”中的器名是

“越王者旨于賜劍”。 前後不一致，應當統一。

二七、１１６００越王者旨于賜劍

著録項：“燕京學報　二三　期鳥書　三　考圖五”；“越王劍二乙”。 此器著録於

《燕京學報》第２３期《鳥書三考》圖５， 〔３〕其中圖５越王劍二甲爲器物拓片、圖５越王

劍二乙爲劍銘文拓片。 此處將一處著録誤爲兩處，且格式錯亂。 當爲“燕京學報　二

三期　鳥書三考　圖五越王劍二乙”。

著録項：“鳥篆　八一、一五八”。 此處當爲“鳥篆　一五八”。 《東周鳥篆文字編》

第８１號與此器並非同一器，此器另見著録於《商周青銅器銘文選》２．５５４、《吴越徐舒金

文集釋》第２１４頁左圖及第２１５頁、《吴越文字彙編》１３２。 舊多將《東周鳥篆文字編》８１

器與《增補本》１１６００視爲同一件器，從劍格銘文觀之，顯然不妥。 而《東周鳥篆文字

編》８１號的釋文、著録和現藏有誤，其均爲１５８號“越王者旨于睗劍七”的釋文、著録和

現藏。

二八、１１６０２蔡侯産劍

著録項：“辭典　七九三”。 按，查《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青銅卷》０７９３號， 〔４〕

其器形和照片銘文均爲《增補本》１１６０４器。 而《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青銅卷》將其

銘文“蔡侯産之用劍”誤釋爲“蔡侯産作畏劍”，可能是將此器誤入此條著録的原因。

此條著録應該置於《增補本》１１６０４下。

二九、１１６５９楚王酓章劍

時代項：“戰國晚期”。 按，此劍時代當爲春秋晚期至戰國早期。 器主楚惠王熊章

是春秋晚期、戰國初期的楚國君主，在位五十七年（公元前４８８年—前４３２年）。 此器

的時代至遲也應在戰國早期，而不會晚至戰國晚期。

三〇、１１６９２戉王劍

銘文説明與拓片器名不一致。 拓片器名“戉王劍”，銘文説明器名“越王劍”，兩處

·３７·

《殷周金文集成》録安徽金文“銘文説明”校訂

〔１〕

〔２〕

〔３〕

〔４〕

張光裕、曹錦炎： 《東周鳥篆文字編》第２４６頁，香港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１９９４年。

張光裕、曹錦炎： 《東周鳥篆文字編》第２４９頁，香港翰墨軒出版有限公司１９９４年。

容庚： 《鳥書三考》，《燕京學報》１９３８年總第２３期，第２８７頁。

國家文物局主編： 《中國文物精華大辭典·青銅卷》第２２２頁，上海辭書出版社、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
公司聯合出版１９９５年。



應當統一。

三一、１２１１１噩君啓車節

著録項：“徽銅　七九”。 此條著録當删去。 《安徽省博物館藏青銅器》第７９條所

録爲安徽博物館（今安徽博物院）所藏二金節，車節一、舟節一。 〔１〕其中所收的車節

爲《增補本》１２１１２所録，與此器銘文形制相同，但不是同一器。 此器銘文銹蝕嚴重，明

顯與《安徽省博物館藏青銅器》中所收不同。

三二、１２１１２噩君啓車節

著録項：“徽銅　七九”。 此條著録當爲“徽銅　七九左”。 《安徽省博物館藏青銅

器》第７９器所録爲安徽博物館（今安徽博物院）所藏二金節，車節一、舟節一。 〔２〕其

中位於圖版左邊的金節爲此車節，而右邊的爲舟節。 此條著録應當標明。 另此器在

《中國青銅器全集》中有著録， 〔３〕但《中國青銅器全集》把兩車節與舟節放在一起，稱

“鄂君啓節”，未標明車節與舟節。 細審圖版，並與《安徽省博物館藏青銅器》第７９器

所録相對照，則知右爲車節，左爲舟節。 按照《增補本》所收著録體例，則漏收此條，應

補“青全　一〇·九八右”。

三三、１２１１３噩君啓舟節

著録項：“青全　一〇·九八”。 按，此條著録誤，此處當删。 《中國青銅器全集》

第１０卷第９８器收録的“鄂君啓節”爲安徽博物館藏青銅器，並非此器，此舟節爲中國

國家博物館（原中國歷史博物館）所藏。 另外《中國青銅器全集》第１０卷第９８器所收

實爲二器，左爲舟節，右爲車節。

三四、１２１１０—１２１１３噩君啓車節、噩君啓舟節

此處器名“噩君啓車節”、“噩君啓舟節”中所謂“噩”字在銘文中作“�”，皆从邑

作。 按之車節與舟節器名當分别作“�君啓車節”、“�君啓舟節”或“鄂君啓車節”、

“鄂君啓舟節”。

（孫合肥　淮南師範學院教育學院；

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副教授）

·４７·

出土文獻（第十輯）

〔１〕

〔２〕

〔３〕

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安徽省博物館： 《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第２７０頁，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６年。

安徽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安徽省博物館： 《壽縣蔡侯墓出土遺物》第１５８頁，科學出版社１９５６年。

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編： 《中國青銅器全集（第十卷）》第９８頁，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